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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2013年6月，已有超过1亿40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演示：老虎凳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沈阳市











(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拎着灭火毯晃悠，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是在灭火还是在拍戏？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吉林公主岭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酷刑








  演示：多根电棍点击



































演示：地锚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公主岭市吴宝军，男、四十八岁，范家屯镇田油坊村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曾两次遭绑架、非法关押，下面是他自述被迫害经历。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我在公主岭市永发乡集市上向当地百姓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永发乡派出所朱姓警察（二十多岁）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警察把我按倒在地，在撕扯中把我的棉袄袖子拽掉了。他们俩又打电话叫来两个警察，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一进屋他们就要给我戴手铐。我不戴，被朱姓警察一拳擂倒在派出所的炕上。 


那个五十多岁的警察也上来打我，我问他们：人民警察是爱人民的，你们怎么打人呢？我又没犯罪，信仰是自由的。他们放下举起的拳头，几个人强行给我戴上手铐。朱姓警察上来翻我的衣兜，抢走七十多元钱和刚买的十三张电话卡，每张卡里有一百二十元钱的话费，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元，全部被这些警察盗用。有人给所长刘国军打电话，指导员和刘国军相继回到派出所，刘国军非法审问我。这时家人给我来电话，刘私自接听我的电话问家人，在电脑上核实我的身份，知道了我的姓名、地址。 


中午饭之后，所长刘国军、朱姓警察和那个五十多岁的警察把我劫持到公主岭市公安局。在公安局的预审室，他们强迫我坐在老虎凳上。刘国军问我家庭住址、姓名、资料来源，发资料共几人，买电话卡干什么？之后他出去一小时左右，当他回来时，我要求他们送我回家，五十多岁的警察哄骗我说送你回家，他们却把我绑架到公主岭市拘留所。那个五十多的警察讽刺说：你到家了，下车吧。 


一进拘留所，里面的狱警让我在拘留单上签字，我拒绝了。那里的伙食非常不好，玉米面蒸的窝头，邦邦硬，白菜汤里只有几片菜叶，喝完后碗底能看到泥。 


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回到家时，才知道妻子托人给永发乡派出所所长刘国军送八千元钱，又给中间人拿五百元，中间人一再嘱咐家人不要说出去，怕上明慧网曝光。 


九八年母亲得肝硬化腹水晚期，经人介绍学法轮功，不长时间就无病一身轻了，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决定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讨回清白。这之后范家屯镇泡子沿派出所的警察几天就来我家骚扰，有时在夜深的时候也来，弄得全家人不得安宁，告诉我们不许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 


二零零零年黄历十一月二十七，泡子沿派出所的警察和司机三人到我们村没有任何理由把我和同修杨来林、刘凤文三人拉到派出所，强行呆到天黑才让回家。又过几天，他们又把我们三人绑架到派出所，到晚上把我们劫持到公主岭市拘留所，开始说拘留十二天，后来又续加十三天。这二十五天里，强迫每人交伙食费255元，拘留所的狱警还经常在监舍的窗口处放言，如果不放弃信仰就判刑。我们按真、善、忍做人，堂堂正正，任何谎言也不会改变大法弟子的信仰。◇





演示：吊打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我是从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回来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在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的国度里，还有这么邪恶的地方，还有这样的人间地狱！恶警们利用各种方法变着法地折磨法轮功学员。大约在二零一一年十月份换掉了当时的监狱长又来了一个更邪恶的，叫牛国生，他来了之后又增加了很多更阴损、更残酷、更血腥的折磨人的方法。 


大约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份开始组建严管队。在新盖的监舍（能容纳一千五、六百人）的五层楼的第二层正厅，五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所有不符合他们要求的所有服刑的人和触犯他们认为的监规、监纪的人，都在这里经受酷刑折磨。违规的标准有：靠窗时间长了不行、动针线不行、和警察讲理叫顶撞政府、洗澡不穿裤头不行、互相之间有矛盾打仗斗嘴不行、穿带格线衣不行等等，只要稍不注意就可能违规，被压去严管，利用酷刑折磨。 


严管队在二楼的正厅（门斗上方）有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塑钢窗，窗外是白钢管，窗内是铁丝网。这个房间门从北，里面铺的是地板，地板上面铺满两米宽一张的地革，掀开地革下面是平整无样的木质地板，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有的地方的地板是活的，拿开八公分见方的活地板，下面镶着铁环，如果拿开六个这样的板块就会露出六个铁环，可将两个人并行把手脚铐在那里，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的、普犯所谓的违规、违纪的，很多被铐在那里。一铐就是多少天，最少一周，还有更长的；好的让其他犯人给接接屎尿，不好的就尿在裤子里。期间让别的犯人给喂点苞米面粥，不让你饿死，但是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成。有个叫付宏伟的法轮功学员（男，四十多岁）被铐了九天。那个房间冬天不给取暖、潮湿、阴冷，房间很大、空旷，在一角处、地板下铐着两个无力呻吟的活死人。在外面一点也看不到这种受刑人，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地板没有任何异样。 


恶警们折磨人的招就这么阴损得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很多损招，坐窄小的木板凳、电棍电等都是家常便饭，电棍通常是五六个一起上。还有在攻坚班，让几个人坐在用铁金焊接的四平方米的铁笼子上，铁笼子上的钢筋间距有半市尺宽，他让人长时间坐在上面就是为了硌你，期间谁都不能动，一动就用电棍电、拳脚打；电棍的长度有五十多公分，直径有三、四公分。�    在严管队还有一个叫“紧束带”的刑具，是黑色的、象腰带一样宽、隔两寸一个铁眼儿，尼龙料的，系在腰上后，有两个链扣在两手上，前后动不了。再从后面把两臂死死地往一起勒。一勒就是几十天。在二零一二年九有份，有一个叫杨春满的法轮功学员，六十多岁，勒了一个多月，手臂被勒得不好使，几个月后手拿筷子还非常吃力。 


有个叫育新学校的楼是所谓教育科办公的地方，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份在牛国生、李壮、刘向武的指使下，在教育科二楼成立了攻坚班，其中配备被监管人员二十人听他们指使，其中的一部份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从五月六日开始，陆续关押过白晶志、张倍奇、付宏伟、杨春满、荣恩成等十六名法轮功学员两个月。恶警们根本一点法律都不讲，你要说他流氓，他说我就流氓你能咋地？ 


严管队队长叫李国辉，王继东是干事，其中还有徐海。徐海打人最狠。有个叫李之强的普犯，被他们把眼睛打瞎一只，现在还在监狱医院单独的一个房间里，无人过问；还有个叫胡春凯的普犯，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份，手腕子上的筋被手铐卡断，从监狱长到普通恶警没人过问。在这个黑窝中，根本就没有法律可言。有三位法轮功学员，一个叫付宏伟，一个叫杨春满，另一个叫什么记不清了，在二零一二年七月末八月初的时候，抵制迫害，在九月份都遭受了地板底下的抻刑长达九天。法轮功学员郑立君在严管队遭受了长达六个(接下页) (接上页)月的迫害，承受了各种酷刑还包括蹲小号；法轮功学员张印申被严管队关了两个多月。


在押人员全部被强制从事劳动，一监区生产各种小汽车出口到国外；二监区、三监区、五监区、六监区从事各种服装生产；四监区人数三百多人从事手套生产，也出口，灰尘特大，味道刺鼻。有的人皮肤过敏起小疙瘩；还有一部份人胸部发闷。有病不让休息，要医院诊断书，逼迫你参加生产劳动，完不成生产任务就向你施加压力，送你去学习班，也就是严管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服刑人员只能忍气吞声、咬牙参加生产劳动，因为谁也不愿去那惨无人道的严管队。七监区生产玩具汽车。没有星期天。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根本就不去执行监狱法规定的八个小时工作日，这么恶的地方根本就没人过问，


这是我在这个黑窝呆过的这段时间，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我知道这只是共产残害人民的冰山一角，还有更邪恶的、毫无人性的迫害还没有揭露和正在揭露中，共产邪灵肆虐中华，残害生灵的罪恶斑斑在册、罄竹难书。愿人们赶快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赶快“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远离邪恶，不要做邪灵的陪葬！◇

















下图：“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通过镜头放慢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








